王维山水诗的独特艺术创作风格浅探
管理科  朱学锋
摘要：王维是山水诗的大家，其创作的山水诗常给人一种美的感受。王维山水诗的独特艺术创作风格，给人以诗而又超乎于诗的美感。诵读王维的山水诗，使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深情怀抱中，令人流连忘返，陶醉其中。本文拟从王维山水诗在艺术创作的“诗中有画”和“静幽意象”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来谈谈他的山水诗的独特艺术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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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诗派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起源于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和谢灵运，而至唐代蔚为大观，山水审美意识也是在这时日趋成熟。作为中国山水诗人的大家，王维在继承前代诗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奠定了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地位。
王维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诗人，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有出色的绘画本领，还擅长音乐。因而他善于捕捉自己对大自然敏锐独特的感受，并运用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因此，其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有神韵。

1 诗中有画

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一评价的确说出了王维山水诗最突出的特色，诗境如画境。这是其诗歌让人感到有空灵意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写意”。王维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山水论》）“意”指的是艺术家创作前的构思和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思志意。这是经过加工提炼，逐渐形成的审美意象，讲求的是画外有画，景外有景。这就是空灵的意境。王维的山水诗“诗中有画”，即诗带有画写意的特点，也就是说他的山水诗歌像画的情思统摄于笔墨，笔墨蕴涵有情思一样，深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这与他用画理来创作诗歌有关。 

首先，王维的诗在结构上吸取了绘画技法的特点。中国绘画在结构上很讲究构图，“经营位置”是我国传统画学“六法”之一，是“画之总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家善于把许多的个别景象通过“经营位置”组成一个整体。王维常用这种方法来作诗。就如《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依仗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诗歌的画面初看似乎很散乱，斜阳、墟落、牛羊、野老、雉雊、麦苗……描写的都是一些村庄常见的景象，但诗歌的后两句“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中“闲逸”二字一点，就把那些零零散散的景象贯穿起来了，组成一幅和谐生动的画面，流露出的是对陶渊明“归去来兮”的人生理想向往。

王维诗歌中景物的描写还十分注意结构层次，如先铺写背景，再按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的顺序来安排。如《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首五律诗利用四联诗句来构图布置画面，首联夸张终南山与海相连、与天都相邻的地理位置，以见其绵长辽远的地势，展示了一个大背景；颔联分别从山外远望和山内近看两个角度描绘终南山白云缭绕、青霭微濛的姿貌，以见其高入云霄的山势；颈联写中峰两侧分野不同，山谷之间阴晴各异，又从其占地之广大渲染出终南山的壮伟。诗人似从天外鸟瞰大自然，采用多个角度的视点，构成一幅超然意境的终南山全景图。全诗中视点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就像摄像时先拍远景，再逐渐推进近景，最后将画面定格在“隔水问樵夫”这一动作上，仿佛嘎然而止，但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回味。这种无穷的回味就妙在于“隔水”，生出的是无限空灵之感。

其次，王维的诗在技巧上吸收了水墨运用的特点，注意画面“空白”的虚实、繁简、浓淡的笔墨处理。用简练清淡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恣意挥洒地表现物象的形神和抒发作者的感情。这种方法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使得诗具有画传神的艺术效果，“言有尽而意无穷。”如《终南山》，就是利用疏放的线条和清淡的水墨描绘出终南山云烟的变幻。“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走进山麓，只见茫茫白云遮住前路，蒙蒙雾霭散尽。白云、雾霭、青山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诗人立足山峰，四下遥望，白云、雾霭使得一座座山峰姿态万千，明暗变化，若有若无，令诗人惊叹不已，“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这几句诗画出妙境，让人悟出绘画中虚实之笔法。

又如《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这首诗用以虚写实的笔法，落实到具体的描写。“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眼前流入大江的汉水是实写，而浩瀚的汉江在天地之外奔流是虚写，两岸的群山虚无缥缈，若有若无，境界一直拓展到天地之外。“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利用江流、远山、郡邑由于远小而近大造成的“郡邑浮”、“远空动”的错觉，将实境描绘得如海市蜃楼一般，好像一幅苍茫的水墨画。

另外，王维的诗还从色彩、光线、动态、音乐等多种角度来描写山水景物，使得诗境犹如画境一般。《山居秋瞑》是体现“诗中有画”这一特点的典型的一篇。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的前两句，好像一幅山水画的大背景，是画面的整体。诗人选择了雨后秋山薄暮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来表现山居的美，点出了诗题，托出了意境。三、四两句，写山中景物：明月松林，清泉溪石，这两句一句写静，一句写动，一句有光，一句有声，所见所闻互相映衬而又自然地融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极其生动的画面美。五、六句表现人的活动，但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人，仅有“竹喧”、“莲动”四字，人物完全融化在山水景物之中。结尾两句，写由于山林如此美，作者便产生了远离官场，归隐山林的乐观情绪。由于诗人注意构图、着色、映衬，以及动静、虚实的对比变化，各种景物和谐、完美地组合在画面上，写出了诗人在山林中的丰富新鲜感受。读后让人仿佛呼吸到山中雨后湿润的空气，听到溪石上潺潺的清泉声，看到夜幕中明月衬托下的剪影。从竹林的喧哗可以感受到浣女归途的热闹，从莲花的摇动可以想象渔舟穿行的轻盈，宛如一支恬静柔美的山村小夜曲。不仅溪石上的流泉声衬托出整个环境的静谧，就是看不见的浣女、渔人也都表现环境的静，从而表现整座空山的超离尘嚣的空灵意境。

王维用画理来作诗，使得他的山水诗突破了唐代以前山水诗的孤寂感，而具有空灵的意境。

2 静幽意象
我国古典艺术，特别是诗歌，从来特别强调“传神”。如果王维仅仅把诗写得逼真如画，不能算高境界。因而，王维在山水诗中营造的空灵意境，还与其诗歌意象的选择及艺术处理有关。

首先，王维山水诗往往选择大自然中最能表现宁静清旷的景物作为诗歌意象的素材，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谷口疏钟动，鱼樵稍欲稀”……明月、鸟鸣、泉响、松声、蝉噪，甚至疏钟、人语都成为诗人捕捉的意象。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从这些静幽淡雅的意象中，我们可以洞察诗人的心灵，感受到景物背后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闲逸宁静的心情。就如“钟声”这个意象来说，“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山中古木参天，人迹罕至，忽有钟声飘来，耳能闻而目不能见，香积寺的幽静不言可知。诗人在诗中运用烘云托月的手法，通过缥缈的钟声来烘托环境的幽静，营造出空灵的意境。前人评“深山何处钟”时说：“幽微敻邈，最是王、孟得意神境。”（《唐宋诗举要》卷四）为什么钟声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人们常赋予钟声神秘的宗教色彩，认为它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悠扬动听的钟声能把宗教感情转化为一种审美情感，将宗教色彩转化为诗意。平缓的节奏，体现的是诗人闲静淡泊的心态。另外，钟声打破宁静的环境，也象征着心灵的顿悟，带有超越于形象之外的悠远无穷的诗的韵味。

静幽并不单是在静态素淡的景物中可以感觉，即使是在动态、明丽的景物中也同样可见。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晚霞明灭，虽有飞鸟、余霞的点缀，但暮霭中的秋山仍十分幽静，毫无喧闹的感觉。正如西方有一说法：“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景是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在闲静淡泊的心态观照下，即使是动态的景物也是幽静的。即佛家所说的“色亦空，动亦静”。

其次，王维在山水诗中常运用动静相生的辨证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得他诗中所描绘的深山力求空灵，刻画的林荫意在静谧，笔下的月光是淡泊的，甚至连泉水也虽动而常静。以声写静，以动衬静，是最能引起人的思绪。如《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光宗》“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庭槐北风响，日夕方高秋。”用蟪蛄悠长的鸣叫和风吹庭槐的飒飒声，来衬托秋夜的寂静与凄凉。又如《鸟鸣涧》“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是“以动衬静”最为典型的一首绝句。“有此一‘惊’字，愈觉寂然”（姚鼐《唐人绝句诗钞注略》引徐文弼语）。因为夜静山空，所以无声无息的月出会惊动山鸟，又因为山鸟“时鸣春涧中”，所以愈显得山涧的空寂幽静，即所谓“鸟鸣山更幽”。这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②
苏东坡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③带着宁静的心境去观照大自然，看到的“动”，决不是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气势，更多的是表现静夜中的轻动微响，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等等。鸟语虫鸣，泉响露滴，大自然一切事物的运动，最终都是导向“静”，无不表现着一种闲静空寂的境界。用澄净之心映照世界的动静喧寂，这就是王维山水诗既宁静幽寂而又活泼有声的原因。

再次，王维常巧妙运用通感的艺术手法，将人的五官感觉相互沟通起来描写，如将视觉与听觉沟通、视觉与触觉沟通等。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动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④通感可以改变或丰富艺术的表达方式，从而使艺术表现力得以扩张，使审美感受具备新颖性。如《清溪》“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色调本来只有明暗的分别，并没有闹静的说法，但彼此在感觉上是可以相通的。在这首诗中，深松是呈暗淡的墨绿色，属于冷色调，而“冷”与“静”又息息相关，于是，诗人直接以“静”的听觉感受来表现对松柏颜色的视觉印象。湍流声因乱石重叠而显得喧闹，但又因青松掩映而显得恬静，从而烘托出大自然的灵动之美。又如《过积香寺》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写松荫蔽日，即使是阳光也难以透过。整幅画面的色调是幽暗的，作者用一“冷”字形容，把视觉与触觉相贯通，引起读者情感上的联想，扩展了诗歌的艺术想象空间。

王维的山水诗在诗歌的艺术创作风格上，可谓独树一帜。他把绘画融入到诗歌中，将视觉的色彩感和听觉的流动感，转化为有灵性的语言符号和表意形象，妙趣横生，无人能及，开创了山水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唐代诗坛乃至历史文坛的重要地位，成为历史上星光熠熠的文学银河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注释：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45.

② 钱钟书著.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90.

③ 周裕锴著.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7.

④ 耿庸主编.新编美学百科词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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